
■ 亲友评价

沈先生是我们国家法理学、比较法学、法律
社会学等很多个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作为开拓者
和奠基人，学科建设初期工作的艰辛是可想而知
的，他在这个方面所作的创新和努力非常巨大
的，今天法学学科能有这么多的分支学科、能有
现在的法学繁荣局面跟他过去所做的大量工作
是分不开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

沈先生一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低调、
亲和，淡泊名利。即使是在很特别的时期，他也坚持

以人为本，没有说过违心的话，也没有做过违心的事。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潘剑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
学者，他的一生，走到现在非常不容易的。他始终
坚持了一个学者的良心，坚持了潜心治学的品格。
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学术为重，淡泊名利。他那份
对学术的坚守，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

在外人看来，沈老师过的是苦行僧一般的生

活。退休后的沈老师基本上没有体育活动，每天早
晨拿着牛奶从家里走出来再回去，这是他一天唯一
的体力劳动，其他时间全是在写作、在阅读。

——沈宗灵弟子郑强

沈老师之所以不苟言笑，是他不善于或者不认
为有必要去刻意与别人结交关系，或者去说一些本
没有必要的虚称，君子直来直去，这是一种真，当然
给人的感觉好像不合群。还有一种真是他求真务
本地做好学术和学问。

——沈宗灵弟子、北京大学法学院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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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沈宗灵
性别：男
籍贯：浙江杭州
去世原因：病逝
去世时间：2012年2月16日
享年：89岁
生前职务：北京大学教授
生前住址：西二旗

沈宗灵 著名法学家、
北京大学法学院资深教
授，被誉为中国法理学
的一代宗师，中国法理
学学科的奠基人，其研
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法
理学、现代西方法理学
和比较法学三个方向。

1990年，北大国际法学会议上，沈宗灵（左二）在看材料。

2 月 16 日，北大法学
院正在筹备祝寿活动。

再 过 9 天 ，就 是 沈
宗 灵 先 生 90 周 岁 的 寿
辰了。

突接消息，沈老被紧
急送医治疗。亲友、学生
们的祝福语都没来得及
送上。

他走得安详，可惜没
能看到90大寿的蜡烛。

好学大家

刘星是沈宗灵的学
生，他在北大法学院图书
资料室翻阅外文书时，发
现几乎所有关于法律理
论的书，借书卡上都有老
师的签名。

由嵘在上世纪五十
年 代 就 跟 沈 宗 灵 是 同
事，他见证了沈宗灵被
打成右派不得上课教书
的年代。

那时，学校成立一个
编译室，翻译西方的法学
论文和资料，沈宗灵有机
会进入编译室工作。这
个编译室与由嵘的办公
室只一墙之隔，他经常听
到沈宗灵他们很激烈地
争论，“几年内翻译了很
多很多，取得很大成果，
在当时研究资料极端匮
乏的情况下，对我们这些
老师以及教学研究都是
独家的参考”。

右派身份得以平反
后 ，沈 宗 灵 跟 家 人 说 ，

“我已经 60 岁了，没有多
少时间可以耽误了，我
一定要把这些时间弥补
过来。”在儿子沈波的印
象中，父亲几乎每天都
在写。

1998 年 ，沈 波 在 美
国博士毕业，沈宗灵前
往参加毕业典礼，在美
国这一个月，沈宗灵除
了跟儿子一起回到了他
的 母 校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其他哪都没去，“就
上图书馆”。他用沈波
的图书证借书，“把图书

证上所有项目用完”。
沈宗灵的学生、清华

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
还是学生时，他遇到沈宗
灵时，老师手不释卷，到
老师晚年时，他还是笔耕
不辍，“每一次见到沈老
师，他都是放下手里的书
或笔，从书稿堆里抬起头
来接待客人。”

较真教授

1948 年从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留学归国，沈
宗灵回到复旦开始教书
生涯。1954年，借着北大
重建法律系的机会，他到
北大任教。

当时刚大学毕业的
由嵘说，“那时沈老师 30
岁刚出头，风华正茂，年
轻有为。”对由嵘这样的
刚出校门的教师要求更
严，“备课计划，编写讲演
稿、试讲，他都一个字一
个字地，反复看好几遍”。

沈宗灵曾以特邀委
员的身份参加了法学教
育指导委员会，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
当时担任这一委员会的
秘书。他回忆说，沈宗灵
曾参加两次会议，“当有
人提出要撤销本科，完全
按照美国模式，或者继续
保留专业，本科也要细分
专业时，沈老师一直强调
中国的法学教育为什么
不能照搬西方教育，不能
取消本科。”韩大元记得
那次会议上，沈宗灵有些
情绪化，“没有用很温婉
的语言表达”。

沈宗灵很较真。他
的弟子郑强回忆，有次某
国家部委请沈宗灵去开
会，主办方给每个参会者
一个信封，回来后沈宗灵
看到有五十块钱，他不知
道这是干什么用的，要寄
回去。郑强跟他解释说，
这可能是交通费吧，“沈
老师说，交通费？我是做
公共汽车去的，回来的时

候是中巴车，很便宜的，
用 不 了 这 么 多 。”沈 宗
灵坚持把刨去路费剩下
的 钱 给 寄 回 去 ，他 说 ，

“我不拿这些不明不白
的钱”。

浪漫慈父

1958年上半年，沈宗
灵成了右派。儿子沈波
认为，之前很爱交朋友的
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开始
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与
朋友打交道，因为他不愿
意连累别人，不愿再去联
络别人，而且躲避别人。
在沈波看来，父亲这种性
格的转变就是因为被错
划为右派。多年后，沈宗
灵曾跟他的学生齐海滨
说过，这是一段“屈辱”的
命运。

但父亲又是个豁达
的人，沈波回忆，他小时
候会在未名湖滑冰车，父
亲会在前面拿着绳子拽
着冰车一圈一圈跑。自
己大学毕业时，在感情和
工作上遇到烦恼和困难，
父亲骑着自行车驮着他，
在未名湖边走来走去，

“你应该看开，目光应该
放得更远。”

“父亲是个非常浪漫
的人”，沈波说，母亲也是
父亲的学生。沈宗灵到
北京参加中央新法学研
究院培训后留在这里工
作，当时沈波的母亲作为
检察院系统选送的学生
到这里培训，“他们在那
里认识的”。一向被视为
非常讲原则的沈宗灵，也
有网开一面的时候。沈
波说，母亲的作业就由父
亲帮着修改。

沈波说，父母两人当
时都很爱吃，几乎把北京
所有的餐馆都吃遍，每到
下午四点，两人总会去颐
和园，看湖光山色……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郭少峰
实习生葛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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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灵：法理之宗 学人之师


